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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10 月 3 日 ，是
蒋文俊前半生的至暗时刻。 这
一天，她七个多月的宝贝儿子
在北京火车站被拐 ， 再无音
讯。 蒋文俊的庸常生活因儿子
的走失而改变，24 年来，她穿
着自制的寻子服，举着印有孩
子画像的横幅，几乎走遍大半
个中国。 支撑她迈步寻找的动
力， 是心中从未泯灭的希望，
她期待在某个寻常的街角，能
与长大成人的儿子四目相对，
“有生之年， 希望能再看他一
眼。 ”蒋文俊的双手微微颤抖，
再次举起儿子陈进军的画像。

贯穿全年的新快报“寻亲圆梦行动”，在中秋佳节之际蓄力前
行，正集中发起新一轮关注困境儿童、关爱流浪人员的公益活动。

“寻亲圆梦行动”始于 2006 年，至今已牵手广州市民政局、牵
手每一位热心读者和网友坚守 14 年。 在万千读者的关注与加入，
无数个体的助力与接力下，14 年来， 我们为 90 多名流浪儿童找
到父母，回归家庭。 这个中秋，滞留在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和广州市
未成年保护中心的流浪人员，期待点点微光指引，踏上回家的路；
这个中秋，100 名身处困境的孩子说出心中小小梦想，期待梦圆；

这个中秋，十数年如一日，风餐露宿在寻子路上的父
母，还在述说他们的故事；这个中秋，广东公益恤孤
助学促进会、梦响汇公益、宝贝回家、蜗牛公益团队、尚丙
辉关爱外来人员工作室……更多公益组织与我们同步，共
襄善举。

如果您是寻亲者的亲人，或是可以提供线索的知情人，请
拨打本报寻亲热线 18665089067 或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市区分
站 020—37281075、37281076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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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档案号）200512051， 陈松林
(音)，男，约 43 岁。 2005 年 09

月 29 日在广州流浪被收治，该人自
述家庭住址： 湖北省麻城市季子镇
陈家沟村， 已登入全国救助寻亲系
统 ,推送头条寻人，已采集 DNA 录
入全国打拐库。

2 （档案号）200807033， 陈国生
(音)，男，约 46 岁。 2008 年 07

月 09 日在广州流浪被收治，已登入
全国救助寻亲系统，推送头条寻人，
已采集 DNA 录入全国打拐库。

3 （档案号） 200803037，梅林/美
林(音)，男，约 28 岁。 2008 年 02

月 04 日在广州流浪被收治，该人自
述家庭住址：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同和乡土村/河南，已登入
全国救助寻亲系统，推送头条寻人，
已采集 DNA 录入全国打拐库。

4 （档案号）200803032， 张银利
(音)，男，约 41 岁。 2008 年 02

月 01 日在广州流浪被收治，该人自
述家庭住址：河南信阳市，已登入全
国救助寻亲系统，推送头条寻人，已
采集 DNA 录入全国打拐库。

■蒋文俊甚至没有儿子的一张照片，只能通过夫妻二人照片请人画出儿子的肖像，寄望以此
能寻找到丢失的孩子。

新快报 2019“寻亲圆梦行动”再起航编者按

24年前，她因错信他人，七个多月的儿子在北京火车站被抱走

“有生之年，希望能再看他一眼”

所托非人 七个月大的儿子在北京火车站丢失
“进军，进军，是妈妈啊，我是妈妈！

你不认识妈妈了吗？！！ ”一声惊叫，蒋文
俊从噩梦中挣扎醒来，又一次，同样的梦
境再次出现。她摸着脖子下湿透的枕头，
抱着被角低声啜泣。

蒋文俊已不记得这是第几次做相同
的噩梦。在梦里，她看到有七个被拐的孩
子获救，其中有她的儿子陈进军，可任凭
自己怎么呼喊，儿子都不肯回应，反而越
走越远……挣扎在梦境里无法自拔，蒋

文俊有时候会分不清虚无和现实 ，“24
年了，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到头。 ”

1995 年，蒋文俊独自一人抱着七个
多月的儿子陈进军， 从四川达县坐火车
到了北京火车站。 “当时孩子的爷爷在北
京打工，我想把爷爷接回去，让爷爷奶奶
帮忙在老家带孩子， 然后我们夫妻俩出
来打工。 ”蒋文俊回忆说，刚下火车，她就
弄丢了爷爷的地址， 只能在火车站坐了
一夜。

第二天天亮， 蒋文俊抱着孩子准备
去找爷爷， 结果这时有一对年轻男女来
找她搭讪， 东拉西扯聊了好几个小时，
“他们跟我分析爷爷可能住在哪里，我慢
慢放下了戒备。 ”蒋文俊说，到了下午三
点多，自己想去厕所，就把孩子交给年轻
人帮忙照看，来回只有 5 分钟时间，两个
年轻人已经抱着孩子消失无踪。

每当想起这一幕， 蒋文俊都心疼如
刀绞，为自己的愚蠢和天真痛悔万分。

苦寻 24年“不能停下，停下就会崩溃”
孩子不见了，蒋文俊大脑一片空白，

趔趄着四处呼喊，疯了一样寻找。喊哑了
嗓子，哭干了眼泪，陈进军和那一对男女
仍如人间蒸发了一般，不见影踪。

孩子丢了！ 当这四个字出现在蒋文
俊脑海里的那一刻， 她仿佛才找到一点
自我意识，可现实却是那样残酷。 “也去
派出所报了警，自己找了几天，身上的钱

花完了，实在没办法只能求助，让救助部
门帮我回到老家。 ”蒋文俊说，回老家借
了点钱，她又踏上了漫漫寻子路。

从陈进军被拐至今， 已经过去 24
年。 这 24 年里，蒋文俊全国各地跑，四
处找孩子。 可茫茫人海，进军没有任何
痕迹留在她去过的地方，就像未曾存在
过一样。 蒋文俊没有儿子的照片，去任

何地方，都是靠讲述追寻线索 ，谈何容
易？

“除了西藏、新疆、东北，基本全国各
地我都跑遍了，一边打工一边找孩子。很
累很苦，但我不能停下，停下就会崩溃。 ”
蒋文俊说，一听到哪里解救了一批孩子，
她必然会扑过去。无数次燃起的希望，交
织着无数次跌入谷底的失望。

负重前行 寻子就是生活的头等大事
不管在哪个城市生活， 蒋文俊都不

会找固定的工作，哪里有临时工，她就去
哪里，能挣到一口饭钱就行。没有工作的
时候，她就穿着自制的寻子服，撑起一杆
印有进军画像的小横幅， 满街派发寻亲
传单。横幅上不仅有陈进军的信息，还有
其他家庭的寻子信息。

“找了这么多年孩子，跟一些同命相

连的父母都成了朋友，大家抱团取暖，互
帮互助四处寻找。 ”蒋文俊说，所有丢失
过孩子的家长，每行过一地，都要苦口婆
心叮嘱周围的父母， 一定要看好自己的
孩子，“一点点疏忽，就可能铸成大错！ ”

横幅上的画像是绘图专家为蒋文俊
画的形似图。蒋文俊说，寻找进军的最大
困难，在于她不能提供儿子的照片。而且

过去了那么多年， 陈进军的样貌肯定发
生了很大变化，寻子难度更是难上加难。

“2013 年我将 DNA 录入打拐系统，
还找专家根据我和丈夫的面相， 画了进
军成人后的模拟像。 ”蒋文俊说，能想的
办法已经想遍， 能走的路她还会继续走
下去，只要自己还活着，寻找儿子陈进军
就是生活的头等大事。


